
柳林快步来到办公室，听说地
委来人找二位领导，马大勇立即跟着
柳林跑出来，满脸笑容地对丁聪说：

“对不起这位领导，书记去县城办事
了，镇长去了河东湾，要不要通知他
们回来？”

“通知吧。”丁聪说，“顺便给你们
县委吴书记打个电话，就说丁聪请他
来灵泉河见见冯书记。”

“这位同志。”冯长江下了吉普车
问柳林，“你能带我们去河西湾吗？”

柳林打量着眼前这位 50 多岁
微微发胖的人，大分头，头发有点灰
白，穿着短袖白衬衣，浅灰色裤子，脚
上一双塑料凉鞋，高扬着浓眉，眼角
细密的鱼尾纹在微笑里蹙到一起。

那笑容让人无法拒绝。柳林只
好点头同意，被丁聪让到前排座位上。

“老同志，去河西湾找谁呀？”柳
林拐回头问。

“河西湾有个饲养场，场长是位叫
刘柳叶的女同志，认识吗？”冯长江问。

“认识。”柳林心想，这可真是找
到家了。

“还没问你叫什么名字，看样子
就在灵泉河镇工作吧？”丁聪拍了拍
柳林的肩膀，一左一右介绍说，“这位
是地委书记冯长江同志，这位是地区

农委主任姜大化。”
柳林已猜出这位 50 多岁的人

是位领导干部，不承想是地区一把手，
把这样三个人带到老婆的养鸡场，让
别人怎么看待自己呢？一切都晚了。

柳林定定神，干脆实话实说：“我
叫柳林，是这个镇民政助理，养鸡场
就是我老婆办的，让我带路，冯书记
算是找对人了。”

车后的三个人同时笑了。
这个人倒算直率，冯长江心里

想着，随口问道：“柳林同志，听口音
你不是本地人吧?”

“我是北京的知青。”柳林说，“上
山下乡落户到河西湾，22 年了。冯
书记，灵泉河算是我第二故乡吧？”

“算。”冯长江一句话没说完，吉
普车开始摇晃起来，他望着窗外，问：

“柳林同志，这条路是什么时间修的？”
柳林说：“前年夏天。这里雨多，

下暴雨冲刷得更厉害，路面积水，手扶
拖拉机辗来辗去弄成现在这个样子。”

“没有专人管吗？”
“咚”的一声，车后排的三个人从

座位上颠了起来。司机回头看了看，
车开得更小心了。

车不停地摇摇摆摆，坐在中间
的丁聪担心撞到冯长江，两手紧紧抓

着前排车座后面的扶手，腰杆子挺得
直直的。今天早晨，他坐着伏尔加轿
车来到冯长江家里，冯长江说乡下有
些路不好走，坚持用他平时坐的车换
辆吉普，看这簸箕路，真让冯长江说
中了。

吉普车摇晃着开到养鸡场大门
外，听到柳林的叫声，刘柳叶出现在
院子里。她头上缠着纱布，右腿的纱
布从小腿一直缠到脚背上，可能是为
了换药方便，她穿起了十多年前做的
白底红花绵绸短裙，左脚穿着她的拖
鞋，右脚拖拉着一只灰不灰白不白的
大拖鞋，脸色发灰，嘴唇发白，看人的
眼神无精打采。看到几个陌生人，柳
叶迟疑着没有动。

“开门呀。”柳林说，“地委冯书记
看你来啦。”

刘大贵走过去开了门。
“刘柳叶同志。”冯长江握着柳叶

的手，关切地说，“现在还吃药、打针
吗？天气热，当心伤口感染。”

听了这句话，柳叶两眼噙着泪
水，强忍着没有掉下来。

来到鸡舍门前，姜大化站住
了。指着门口的石灰槽问：“来参观
的人不多吧？除了这个，没有其他消
毒措施吗？”

“安装了四台紫外线灯。”柳叶拖
拉着右腿，走上前打开专用开关。

“通风怎么样？”姜大化问。
柳叶说:“前后窗安有六个排气扇。”
姜大化又问：“供电正常吗？”
柳叶说：“有自备的小发电机。”

“鸡舍用水呢？”姜大化环顾左右
在寻找什么。

“这里。”柳叶来到鸡舍的屋山

头，只见一个用土坯砌成的好几米高
的台子上，安放着一个用铸铁板焊成
的长方形容器，她介绍说：“屋后打了
一口井，把水抽到水箱里给鸡舍的水
龙头供水。”

冯长江一言不发。紧随着姜大
化，听他和刘柳叶对话。冯长江清
楚，姜大化当过地区农业局分管畜牧
业的副局长，局属种鸡场、养猪场、养
牛场是他常去的地方，了解情况，发
现问题，他需要这么一位帮手。

几个人走进鸡舍，一只只有三
斤多重的母鸡，不经意般看看他们，
有的衔着水龙头饮水，有的伸长脖子
侵犯左邻右舍的领地，有的不停地

“咯咯”吟唱。
“养得不错。”丁聪对跟在后面的

刘大贵说，“鸡冠子鲜红鲜红的，看，连
它们的眼睑都是红的，精神头多足。”

刘大贵说：“那是憋着气要下蛋了。”
“养了多少只鸡？产蛋率多高？”

姜大化继续问。
“不到 1900 只。”柳叶回答，“现

在是下蛋旺季，每天差不多收 1700
个鸡蛋。”

“超过百分之九十了，好。”姜大
化问，“防疫问题怎么解决呀？”

“自个看书自个摸索。”柳叶说，

“根据不同季节防病需要，今年已打
过两遍防疫针了。”

“县、镇防疫部门的人没有来过
吗？”冯长江直到此时才问了一句话。

“没请他们来。”
冯长江一行三人被让进了餐

厅，见人人汗流满面，柳叶找出三把
蒲扇递了过去，拖拉着右腿走到厨房
门口，说：“俺给领导们烧碗鸡蛋茶。”

冯长江示意丁聪拦住了柳叶，
亲手搬过一个小椅子让她坐下。待
人们都落了座，冯长江说：“柳叶同
志，请你谈谈养鸡的体会好吗？比如
说，苦、忧都在哪些方面。”

柳叶的脸红了，她想了想，说：
“养鸡和种庄稼不一样，卖鸡蛋要到
处跑，要和各种人打交道，要看人家
的脸色，夏天的鸡蛋要是不能很快卖
出去放坏了就得赔钱。还有防疫是
大事，弄不好出了问题等于砸了锅。
养鸡的风险太大。还有……”柳叶的
脸又涨红了。

这是个难得的说话机会，柳林想
把憋在心里的话说出来。他接过话
茬转换了话题：“还有就是苦和忧的根
源。农业要实现养殖、种植的规模化、
产业化，必须建立行之有效的服务体
系，产供销一条龙服务，解除了专业户

的后顾之忧，生产才有可能迅速发展，
形成支柱产业，龙头产业。”

“我完全赞同柳林的意见。”姜大
化说，“我区农业规模化生产刚刚起
步，一家一户农民办起这种规模的养
鸡场，我第一次看到，柳叶带了个好
头。在这样的典型带动下，我们要探
索出新的产供销经营模式。”

姜大化正在激情满怀地发表见
解，梧城县委书记吴伟、县长王复兴
和罗广建赶来了。

“冯书记，真的是你呀。”吴伟笑
着说，“接到灵泉河镇的电话，我心里
不托底，打电话到地委办公室一问，
你们果真来了。”

“这位是刘柳叶同志。”冯长江对
吴伟和王复兴说，“你们还不认识
吧？很坚强，伤成这样了，仍然坚持
工作。既然你们来了，那就参观参观
鸡场吧。大化、柳林同志，我们接着
刚才的话题继续谈。”

一会儿时间，吴伟又走进餐
厅：“冯书记，河西湾办了家洗涤
剂用品厂，产品供不应求，效益很
好，要不要去看看。”

“那倒要看看。”冯长
江在一群人的陪同下来
到洗涤剂厂。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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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闲之人不一般
元代诗人高克恭年轻时，曾在香港荃湾帽

山脚下耕读，并留下诗作《怡然观沧海》，其中
有句：“不是闲人闲不得，能闲必非等闲人。”高
克恭后来官至刑部尚书，更以诗画名世，算是
人生赢家。

能闲之人，必胸怀目标。边耕作边苦读，
对于年轻的高克恭来说，生活自然是难了点、
苦了点，但从他能够“怡然”观沧海来看，其内
心无疑是安定而闲适的，因为他有努力的方
向。这和《大学》上说的，人只有明确了目标，
才能心无旁骛、专心致志地去实现目标，道理
是一样的。经典幼儿寓言故事《小猫钓鱼》众
所周知，起初小猫目标不明确，钓鱼时一会儿
捉蜻蜓，一会儿捉蝴蝶，结果一无所获不说，还
弄得身心俱疲、心灰意冷；而经过妈妈开导后，
小猫专心垂钓，鱼儿便一条接一条地上钩了。
曾国藩在其《治心经》中说：“试观古今来能胜
大任者，虽身极劳，心极忙，此心必常有休暇之
致。”“盖暇则静，静则明自生；休则通，通则灵
机常活。”就是说古往今来干大事成大事的人，

都是大忙人，也是大闲人，他们善于忙里偷闲、
休养生息，以不断涵养自己的性情和精神，因
为他们懂得闲能生慧、宁静致远的道理。

能闲之人，必胸有成竹。《列子·汤问》中有
这么一段话：“不以目视，不以策驱，心闲体正，
六辔不乱，而二十四蹄所投无差。”说的是一位
御马高手，驾着六匹马拉着的车，不用眼，不用
鞭，只安闲地端坐车上就行了。这里也诞生了
一个成语“心闲体正”，意思是对自己有把握的
事情心里不慌。成语“心闲手敏”和这意思差
不多，嵇康在他的《琴赋》中谈琴艺的时候，用
了这个词，形容技艺娴熟，心中从容，手上敏
捷。北宋画家文与可画墨竹的故事更是经
典。文与可首创了画竹叶时以深墨为面，淡墨
为背的写意画法，开创了墨竹画派，对后世画
坛影响深远。文与可画竹下了一番苦功，为了
画好竹子，他在自家的房前屋后种上各种各样
的竹子，并一年四季进行观察，因为有长时间
的积累，所以每次画竹，他都从容自若，而画出
的竹子，无不栩栩如生。诗人晁补之有诗：“与

可画竹时，胸中有成竹。”成语“胸有成竹”便是
这么来的。

能闲之人，必胸怀澄明。譬如王阳明，年
少时别人读八股文章一心应考，他却看理学

“闲书”想当圣人；被贬蛮荒毒瘴之地不但活了
下来，还潜心心学涅槃重生，史称“龙场悟道”；
因不屑于攀附和权力争斗，平定宁王叛乱后竟
称病辞官走人，连皇上都眼红的平叛大功都弃
之如敝屣；而在广西戡乱也是其第三次平乱
后，因病重申请告老还乡，竟不等朝廷批复便
望乡而归，遗憾的是病死在返乡途中，年仅 57
岁。死前学生问其遗言，他说：“我心光明，亦
复何言？”庄子在他的《逍遥游》中通过三个寓
言故事，提出圣人无名、神人无功、至人无己，
就是说做人做到极致或最高境界，名利、事功
都是无所谓的，重要的是要超越自我、超越世
俗，而回归生命的本真或本位，张扬生命的价
值和尊严，追求生命本来的意义。“卷舒开合任
天真”，这是李商隐对荷花的赞美。真正能闲
大闲之人，必有荷花的品质，世事纷扰，我心独

静；红尘如晦，我自天真。
能闲之人，必胸有丘壑。内心丰富、有思

想、有情趣的人，自我就是一个世界，可以实现
自我调适、完善和超越，正如北宋邵雍诗云：

“只恐身闲心未闲，心闲何必住云山。”所以，下
雨天清闲，李清照是“枕上诗书闲处好，门前风
景雨来佳”；结伴同游的朋友未到，苏东坡是

“与谁同坐？明月清风我”；被贬后的柳宗元写
出了《捕蛇者说》和《黔之驴》等经典名作，更是
怀着一颗冷峻而孤傲的心“独钓寒江雪”；归隐
后的陶渊明不仅自得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
南山”，还为世人描绘出“桃花源”这个令人神
往的美好世界；当然还有王维的“行到水穷处，
坐看云起时”；甚至还有当下所谓“有一种旅
行，叫去丽江发呆”。真正的闲，是心灵上的闲
适、自在和安定，是精神上的自给自足和快乐
自由。正如程颢《秋日》诗云：“闲来无事不从
容，睡觉东窗日已红。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
佳兴与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
中。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

央视主持人朱广权对于为什么要读
书这个话题，有这么一段话：我们为什么
要读书？它可以让你看落日余晖的时候
想到“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
色”，而不是“夕阳真好看”；冬日看到雪花
满天飞舞时能说：“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
万树梨花开”，而不是惊呼“雪真大”；如果
不读书，走再多的路你也只是个过客……

不吃饭则饥，不读书则愚。读书是为
了成为更好的自己，在充满诱惑的世界里
看清自己。人生路上，多学一点知识，就
少一句求人的话。读书就好像一个储蓄
罐，你投入的每一分努力，都会在未来的
某一天完完全全地还给你。学习的知识
就像年轮，随着时间的流逝，它在你的头
脑里一点一滴地刻写着知识的痕迹、人生
的收获。

读书是为了什么？我想龙应台的这
段话，不管读多少遍都会觉得鞭辟入里：

“孩子，我要求你读书用功，不是因为我要
你与别人比成绩，而是我希望你将来会拥
有选择的权利，选择有意义、有时间的工
作，而不是被迫谋生。当你的工作在你生
活中有意义，你就有成就感。”正如拜伦所
说：“一滴墨水引发无数人的思考，一本好
书改变无数人的命运。”小至个人的就业，
大到家庭的维系与生存，乃至一个国家文

化水平与科技发展的程度，都与读书息息
相关。

有人住高楼，有人在深沟，有人光万
丈，有人一身锈。

在这个科技与现代化水平越来越高、
内卷化程度越来越大的时代，也许读书不
能够快速地带来丰厚的收益，但因为读过
书，才让我们在这个纷繁的世界，能够有
一个相对公平的机会与人竞争，可以让我
们的想象不再受时间和地域的限制，能够
给我们机会，出去看看世界的样子。

读书的目的，不在于取得多大的成
就，而在于当你被生活打回原形陷入泥潭
时，给你一种内在的力量，凭借自身阅读
构建起来的小世界，能以体恤式的温柔，
给自己一些支撑，消解自身的苦难。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也不是为
了轻信和盲从，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读
书，能增加人的智慧，净化人的心灵，是治
愈人生苦闷的一剂良药；读书，能让我们
拿得起、放得下，坦然面对生活中遇到的
美好与风雨。读书，能让你的心一直在路
上。

读书，是苦难中的自愈，更是自渡。
因为读书会增添你面对未知世界的底
气。其实，在生活中我们不难发现，那些
读过很多书的人，面对人生会有一种强烈

的安全感和笃定感，即使是面对突发状
况，他们也能应对自如。凡事多了几分淡
定，少了些许慌张。而这一切，其实都是
知识积累带来的眼界和底气，正如“秀才
不出门，能知天下事”。或许你从未去过
繁华之地，从未听过喧嚷之声，从未见过
伟大之人，但你读过的书却可以为你提供
充足的情感与智慧。

为什么要读书？当我们还是一个孩
子的时候，会吃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经
记不起吃过什么了，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
血液，读书对人的改变亦是如此。读过的
书，不一定全都记住，但会存在心里，它能
让我们说话有道理，做事有余地，出言有
尺度，嬉闹有分寸。

读书，就是剔除内心繁杂浮华的功
利，淬炼宠辱不惊的胸怀，学会与自己友
好相处。每个人读书，可能都有不同的价
值取向，不必苛求一致，就像英国哲学家
培根说的那样：“读书足以怡情，足以博
彩，足以长才。其怡情也，最见于独处幽
居之时；其博彩也，最见于高谈阔论之中；
其长才也，最见于处世判事之际。”读书，
开茅塞，除鄙见，得新知，增学问，广识
见。读书是人生最好的修行，让人不惑、
让人明了、让人自省、让人有尊严。

创作小说《白鹿原》时，作家陈忠实曾有这样一个愿望:
“我写了二十多年，还没有一部让人满意的作品，如果到50岁
还写不出一部死后可以做枕头的书，这辈子就算白活了！”作
家文人渴望创作一部能当“枕头”的书，可以说是他们的毕生
愿望和最高追求。

文人的“枕头”，就是他的最好作品与代表作，他的文化符
号与文坛标志。就像我们一提到屈原，就会想到《离骚》；一提
到王羲之，就会想到《兰亭序》；一提到王勃，就会想到《滕王阁
序》；一提到崔颢，就会想到《黄鹤楼》。有了这些个“枕头”，文
人生可以傲睨天下，高枕无忧；死可以没有遗憾，安然长眠。

再推而广之，司马迁的枕头是《史记》，司马光的枕头是
《资治通鉴》，曹雪芹的枕头是《红楼梦》，施耐庵的枕头是《水
浒传》，苏东坡的枕头是“一词两赋”，卡夫卡的枕头是《变形
记》，马尔克斯的枕头是《百年孤独》，海明威的枕头是《老人
与海》，沈从文的枕头是《边城》，莫言的枕头是《红高粱》，余
华的枕头是《活着》……

遗憾的是，许多文人吭吭哧哧写了一辈子，也很敬业，很
辛苦，孜孜矻矻，废寝忘食，文章书籍摊在地上一大堆，甚至
于著作等身，但却没有一部打得响的代表作，没有一个能传
世的枕头，想想也挺可悲。新闻界前辈赵超构就持有这样观
点：书不在多而在精，一个文人的理想，不是著作等身，而是
看自己的著作在身后能否在图书馆书架上占有两寸地位，也
就是一个枕头大小。

文人的“枕头”不一定是大部头、巨无霸，不一定非鸿篇巨
制、汪洋恣肆不可。张继的枕头是《枫桥夜泊》，只有28个字，
却是传世佳作，名扬海外。张若虚的枕头是《春江花月夜》，不
过252字，却被誉为“孤篇盖全唐”。汪曾祺的枕头是《受戒》，
约12000字的短篇小说，貌不惊人，却奠定了他的文学地位。

所谓文人“枕头”，至少应满足这几个标准：一是影响大，妇
孺皆知，中外闻名；二是原创性，独具匠心，不落窠臼；三是能传
世，作品不朽，世代流传。可见，文人的枕头来之不易，无一不
是心血所凝，汗水所聚，得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狠劲。

“枕头”从心血里来。用心血来创作，是文人最高也是最
难境界。尼采说：“凡一切写下的，我只爱其人用血写下的
书。”曹雪芹的自题诗说“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
常”。王国维也在《人间词话》中说：“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
书者也。”天道酬勤，功不唐捐，文人作家们只要真的付出心
血了，苦心孤诣，殚精竭虑，不惜“为伊消得人憔悴”，“衣带渐
宽终不悔”，就肯定会有丰硕的收获。

“枕头”从创新中求。艺术创作最忌雷同，贵在创新，不
论是内容、体裁、结构、风格，都要独出机杼，不落窠臼。古往
今来，那些能够传世的艺术精品，无不如此。否则，如果都是
旧调重弹，新瓶老酒，重复自己，拾人牙慧，就是写上几百万、
上千万字也成不了枕头。

“枕头”从坚持中得。艺术创作需要过人灵感和才华，更
需要坚持不懈的恒心与毅力。许多文化名人都是锲而不舍，
矢志不渝，才创作出了千古传诵的枕头作品。司马迁写《史
记》用了15个春秋，班固写《汉书》花了20年心血，许慎写《说
文解字》花了22年。因为，在坚持的过程中，艺术家们需要积
累沉淀，潜心摸索；需要反复比较，精雕细刻；需要博采众长，
提炼升华，这样，才可能创作出枕头级的精品力作。

陈忠实的枕头梦终于好梦成真，伴他闪耀文坛；每个文
人也都不妨扪心自问：你有枕头吗？

酷热的三伏天，北山栗树林里正孕育着一
场盛大的生命萌动。厚厚的腐叶如暖房一般，
一群可爱的精灵——蘑菇，她们在等一场雨的
降临。只需一场雨，她们就会破土而出。

她们在等，我们也在等！我们和蘑菇有个
约会，这是一场隆重而兴奋的密林约会！

雨过太阳出，她们出来了，趁着夏夜人们熟
睡时偷偷出来了。

她们撑着美丽的遮阳伞，伞盖撑开腐叶，小
伞见风即长，五颜六色的小伞，红的，白的，紫
的，黄的，褐的，粉的，在暗褐的腐叶中闪闪发
光。那是花费了多少心思做成的伞啊！每一个
褶皱都那么匀称好看，伞面是用上好的苏州丝
绸做的吧，丝滑柔顺。

她们初次来到地面，兴奋地挥着小伞调皮
地互相打着招呼：“嗨！你好！”“啊！终于出来
了，闷死我了！”她们嘻嘻笑着打量着这个新鲜
的世界。

破晓的微光把山的轮廓树的灰影勾画在天
边。这时，我们来了！我们挎着篮子拎着胶桶，
兴奋地一头钻进这密林的画里了。为奔赴这场
约会，我们已等得太久。

我们听着她们的声音，闻着她们的气味，在
密林里穿梭。她们穿着美丽鲜艳的百褶裙，闪
着光，正在某一棵树下翩翩起舞。

天还没有大亮，栗树林里已是人声隐隐，手
电筒在林子里乱晃，呼朋引伴的声音从不同的
山腰坡顶传过来。“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
林子里好像藏着一队游击队员，他们机警地弓
腰钻过林子，眼睛四处逡巡，目标是藏在树叶下
的蘑菇。

然而蘑菇是调皮的，她会和你捉迷藏，明明
是你刚走过的地方，一个蘑菇都没有，等几分钟
你再转过来时，突然就有朵水灵灵的蘑菇伞出
现在你脚边，她们可爱得像刚刚出生的女娃
娃！你舍不得把她们拔出来，小心翼翼拨开她
们身上的树叶，轻轻捏着她胖乎乎的白色嫩腿，
从土里拔出来，小心放进篮子里，害怕碰坏她娇
嫩的皮肤。

我们都喜欢红色的蘑菇，大家都叫她红栗鹅
儿，这名字太好听了！单那一声“鹅儿”，软软的儿
化音，就叫人心生欢喜，一个不会叫不会动的菌，
被起了一个能叫能飞的动物的名，这菌马上活起
来了。“鹅儿”，是刚刚破茧而出的蚕蛾吗？扑棱着
天鹅绒般的翅膀飞在绿树丛里；是刚刚破壳而出
的小鹅吗？娇黄的毛茸茸的摇摇晃晃走向春天
的池塘。当初把这种蘑菇叫“鹅儿”的人肯定是
一个农民诗人。他看到树下那个嫩嫩的水灵灵
的脑袋攻破地皮，一定想到了啄破蛋壳的小鹅，
一样的可爱，一样的惹人怜惜！

人们啥时候开始吃蘑菇的？无历史文献可
考，我的想象是这样的：在原始社会，人们生活在
森林里，靠采集果实生存，树下经年的腐叶雨淋
日晒后，滋生了一种独特的物种——菌类，她们
五颜六色鲜嫩可爱，采集食物的女人们禁不住摘
了一朵放进嘴里，“嗷”，她们惊叫一声，味道如此
鲜美！和树上的果实大不一样。她们采了回去，
大家一尝，果然与众不同，于是氏族的女首领宣
布“又找到了一种能吃的美味”。大家欢呼庆祝
围着篝火跳起了舞，嘴里噢噢地叫着“魔姑，魔姑，
魔姑”，“魔姑”也许是那个发现她们的那个女人的
名字，也许是女首领的名字，也许她们觉得这个
东西从腐叶中出来，又那么鲜艳美味，是“魔鬼的
姑娘吧？”总之，人类喜欢上了“蘑菇”！

论吃蘑菇，汪曾祺老爷子绝对第一。汪曾
祺毕业于西南联大，又在云南工作生活过几年，
对云南各种蘑菇的吃法是如数家珍。单看他的
文字，就让人对云南的蘑菇产生无限的遐想，那
是一种怎样的人间至味呀！

我们农村人吃野生蘑菇很直接，洗净了在滚
水锅滚几滚焯一下，然后配上姜蒜辣椒爆炒，只
需几分钟，一盘美味已满屋飘香。也可小鸡炖蘑
菇，做法同样简单，鸡肉块炒至五成熟时，把焯好
的蘑菇放进去加水一块炖，炖熟即好，一锅汁水
香浓、口感鲜滑的小鸡炖蘑菇出锅了。

拾回来的鲜蘑菇不易保存，酷暑天最不缺的
是毒日头，放日头下晒一天，蘑菇就干了，装起来
赠送城里的亲友，可是最温情的礼物。也可以焯
熟了用袋子装了，放冰箱里冻起来，待过年时招
待亲友，腊肉炒山蘑菇，那可是一盘稀罕菜。

大山孕育着无尽的宝藏，我们在享用自然
的馈赠时，总是对生养我们的山水怀着深深的
敬意和感恩！

聊斋闲品

♣ 陈鲁民

文人的“枕头”

人与自然

♣ 陈玉峰

拾蘑菇

李福根 著

《大国霓裳》在中国纺织考古
领域是一本承前启后、守正开新的
著作，体现了作为中国百年考古重
要组成部分的纺织考古，在半个世
纪以来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回顾了
沈从文、王亚蓉等人走过的艰辛考
古之路；展现了第一代纺织考古人
筚路蓝缕、不懈努力，发掘、保护、
传承中华服饰文化的奋斗历程。
希望更多人了解中国服饰研究、纺
织考古与纺织品保护工作已经走
过和正在走的道路，更期待有人也
愿意走上这条文化传承之路，在新
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
设中华现代文明。

考古是一项探寻文明起源的
工作，对于人类探寻本源十分有意
义，但这项工作十分艰辛，纺织考
古更甚。纺织考古学界有这么一
句话，“千墓难得一衣”，特别是丝

织品，作为有机质蛋白类文物，容
易腐坏，极难保存。对纺织品的发
掘都是最急迫、抢救性的，环境条
件特别艰苦，结果又不可预测，因
此做纺织考古工作之不容易，常人
难以想象，但是意义非常重大。

其实，半个世纪以来，在沈从
文的指引下，王亚蓉等人忙碌地奔
赴各大考古现场，发掘、保护、研
究、修复了一件又一件的纺织品，
如河北满城汉墓、湖南长沙马王堆
汉墓、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湖北
江陵马山一号楚墓、广州南越王
墓、陕西扶风法门寺唐塔地宫、江
西靖安东周大墓、北京老山汉墓、
北京大葆台西汉墓、新疆民丰尼雅
遗址、江西赣州慈云寺、河北隆化
县鸽子洞、江西海昏侯墓……这些
考古发掘现场，完全可以串起一
部中国纺织考古史。

荐书架

♣ 李然

《大国霓裳》：沈从文和纺织考古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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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志荣

为什么要读书


